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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
浮尘

二爷和爷爷是堂兄弟，我们家住
前院，二爷家住后院。

二奶奶在二爷 60 岁那年去世了，
二爷唯一的闺女秀秀嫁到了山西长
治，一年才回来一两次。

我家院子地势高，二爷家院子地
势低，雨季到了，二爷家的院子老积
水，有时雨水大了，还会往屋里灌。二
爷想把院子垫高一点，就找我爷爷商
量：“哥，你看我这院子下雨老积水，你
能不能抽空套上你家那头毛驴，咱哥
儿俩去西地排水河边拉几车土，我把
院子垫高点，省得一下雨就积水，雨大
时漫得屋里都是水。”爷爷说：“中啊，
你那院子早该垫垫土了，后天我把粪
往地里拉完了，咱哥儿俩就去拉土。”
哥儿俩拉了两天土，院子也垫好了。
临走，二爷从屋里拎出一箱露露给爷
爷：“哥，这是秀秀前年八月十五回娘
家从长治带来的，两箱，我一直没舍得
喝，哥忙活了两天，我也没啥值钱东
西，这一箱，哥你拿上，回去尝尝鲜。”
爷爷看了看说：“中，那我拿回去尝尝
啥滋味，回头也给几个娃儿尝尝。”

那年我上高一，周五放学回家，爷
爷喊住我：“三儿啊，你来下，给你个稀
罕东西尝尝。”我一看，是露露。“这东西
光听说过，长这么大，还真没尝过啥味
道呢！”我打开，一仰脖儿猛喝了一大
口，咕咚咕咚咽了下去。可露露下了肚
子，发现味道有点怪怪的，我看了一下
保质期，都过期6个月了。“好喝不？”爷
爷问。“好喝，好喝。”当着爷的面，我只

能撒谎。“爷，这是谁给你的？”“你二爷
给的，我帮他拉土垫院子，说是你秀秀姑
从长治带来的，两箱，他给咱家一箱。”我
一听，火撞脑门儿，心想：“二爷咋这样
呢！”“爷，太好喝了，再给我一个呗。”“在
床头地上，你自个儿拿吧。”我拿出一罐，
直奔二爷家。见二爷正坐在老屋前的小
马扎上抽着旱烟袋，我跑过去说：“二爷，
这露露可真好喝，您尝尝。”说着把露露
递了过去。“三儿啊，好喝你就喝嘛，我们
家还有一箱！”“那您咋不喝？”“不定啥时
候求谁帮个忙啥的，留着谢人嘛！”“二
爷，那您老也没喝过？”“没有。”“二爷，您
给我爷那箱打开了，我一尝，特好喝，给
您也拿了一个，您尝尝。”“行，难为三儿
一片心，尝尝！”二爷接过露露，放下烟袋
锅子，打开，一仰脖，咕咚咕咚一口气喝
了个精光。他用粗糙的大手抹了下嘴：

“好喝，真好喝，酸酸甜甜的。”我立时目
瞪口呆，张大的嘴半天也没合上。“三儿
啊，二爷屋还有一箱，你喜欢喝，拎走
吧。”“不不不……二爷，我爷屋里有，我
爷屋里有。二爷，您坐着，我回去了。”我
逃跑似的一溜烟儿出了二爷家门，一看
没人，我左右开弓，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
耳刮子，眼泪也像断线的珠子噼里啪啦
砸在地上。我边跑边暗暗发誓：我一定
好好读书，将来到城里上班，挣工资了，
要经常给爷爷、二爷买露露喝。

如今，我终于在城市里上班了，
挣工资了，买露露根本不算啥事儿了，
可爷爷和二爷却再也喝不上他们珍爱
有加的露露了。

人间真情人间真情有知识才有力量
——《世说》说（二十）

公羽

典籍寻微典籍寻微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
“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
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徐稚，徐孺子，前面说过了，陈蕃居
官先去拜见的人，王勃“徐孺下陈蕃之
榻”的人，年九岁，已见其伶牙俐齿。我
总怀疑孔夫子是个口才不好的人，所以
很是嫉妒能言善辩者，“巧言令色，鲜矣
仁”。不过这个徐孺子虽然没有什么不
仁，但确实一辈子没有做成什么事情，
徒有虚名而已。

先民觉得月亮里有物事，久矣！“白
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嫦娥
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

原来叫姮娥，后来刘恒当了皇帝，为避
讳便只能叫嫦娥了，传说她刚到月亮时
变成了蟾蜍，这说法叫人不自在，后来
又恢复了女儿身。传说总是越来越精
彩，之后又变成了后羿的妻子。嫦娥、
吴刚、桂花酒、兔子、捣药，月亮上的东
西逐渐多了起来，蟾宫折桂也成了大家
熟悉的成语。

徐孺子说，“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
此必不明”，以此来类比月亮，当然是一
种机敏的比喻。中国古人不长于逻辑
思维，也不喜欢科学的“奇技淫巧”，认
为“君子不器”，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器者，君子不为也，所
以特别善譬喻。为了让人专心学习，荀
子就说，“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

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
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
躁也”，这种比喻既不伦，也不类，确实
与科学观察无关。中国传统思维偏向
整体性、辩证性与意象化，在实证主义
的系统验证上相对不足，像中国画的似
与不似之间、中医脉象的浮沉迟滑，肯
定有道理，但总是有似是而非的地方。
而文学作品中的比喻肯定是允许的，而
且是必须的，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矣。“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不仅精当，而且精妙。

古时候的人总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
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海内存知己”，

中国自己居住的地方四面都是大海，自
己居于中心。据说，只是据说，明万历年
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皇帝进献世
界地图，欧洲位于地图中间，中国在地图
的最右面，皇帝当然不悦，中心之国怎么
可能在边缘？后来修改了地图，以至于很
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出版的世界地图多将
中国置于版图中央。其实，地球是个球，
任何一个国都可以说在中心，因为本无所
谓中心。后来为了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乾
隆皇帝还下令烧毁《坤舆万国全图》。但
世界会因此而消亡吗？康雍乾盛世被说
得辉煌无比，但乾隆死后仅仅40余年，就
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丧权辱国，中华
民族的危机来了。才40余年，乾隆是不
是也有些罪过呢？

04 牧野枫叶
责编：张海平 校对：丰雁2026年6月27日 星期六

■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大漠戈壁宇航城，九霄天宫再出征。
夹道旌旗连十里，鲜花簇拥送三英。
星辰瀚海凌云路，祖国人民牵挂情。
惊雷烈焰冲天起，舱中勇士笑自盈。

七律·神舟出征
黄生勤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与音乐有关的故事
王永新

夏日的傍晚，我独坐阳台，听着不
远处传来的琴声，忽然思绪就有些游离
不定。我知道楼上那个小女孩，为了学
弹钢琴，已经付出很多精力，与同龄人
相比，少了些玩耍，少了些休息，甚至还
流过眼泪。可是她的妈妈仍然不满意，
见了我抱怨说，这孩子进步太慢了。其
实孩子已经够努力了。她每天坚持练
琴，就是有毅力的表现，我常常听到她
的琴声，感到越来越流畅了。

我知道，自己对音乐来说是个外行，
连简单的乐谱都记不全。不过这并不妨
碍我对音乐的感受。音乐总会给我带来
一点点喜悦，一点点安详，一点点沉重，
一点点奋进。也许是我特别喜欢音乐的
缘故，许多的记忆总是与音乐有关。

还在年少时，我就在好朋友的鼓动
下，用两角钱买了一支笛子，跟着她勉
强学会了两首最简单的曲子。虽然我
吹得磕磕绊绊、断断续续，但也着实让
我兴奋了好一阵子。后来我把笛子带
到了乡下，在一次浇地的空隙，我旁若
无人地吹了起来。正当我自得其乐时，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走了过来，他温和
地对我说，这里不是吹的地方，回家再
吹吧。于是我把笛子捎回了家，再也没
让它露过面。

记忆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磁带歌曲流行正当时。为了过把瘾，
我花100多元买了一台录放机，把朋友送
我的一盒磁带迫不及待地塞了进去。可
意外的是，响起的是一种完全没听到的
音律。没有歌曲之调，找不到一点民歌
的影子。我询问送磁带的人，她说，那是
越剧，是南方的一个戏种。这是我与越
剧的初次相遇，它以一种穿透心灵的美
妙姗姗而来。尽管那种江浙方言听起来
有点费劲，可那吴侬软语的唱腔、慢打的
鼓点、悠扬的丝管，都让孤陋寡闻的我陶
醉其中，从此不再相忘。

最早听到琵琶曲《十面埋伏》时，
我并不了解这首曲子的音乐背景，只
是被它磅礴、激昂的音韵所吸引。后
来一名懂音乐的同事向我说起这首曲
子背后的故事，我才得知，曲子的背景
就是楚汉相争时期“垓下之战”的厮杀

场面。于是再听时，我会把音量调小，
不让那雄浑的曲调把我淹没。可是我
仍然在那震耳欲聋的音律中，听到了
战鼓齐鸣、刀枪相击的声音，仿佛让我
身临其境。这是一首难得的反映古代
战争的曲子，不仅生动地表现了这场
战争的场景，而且通过音乐艺术形式
的传承，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

音乐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精神，就
像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传说，谁能说他们不是一种精神上的
互相吸引呢？其实俞伯牙弹了什么曲
子，钟子期又为何感动，谁也说不清。
也许他们之间就是悲喜相通，以音乐之
声，成就了千古知音这段佳话。

我曾看过一部农村题材的电视剧，
剧中一个男人经常坐在小河边吹笛子。
心里难受时吹出来的是悲凉的曲调，有
了高兴的事那笛子声又会飘出欢快的音
律。这是他一个人的音乐，是心灵深处
的独白，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只有他自己
知道，路过的人做不到感同身受。因为
听音乐高兴时入耳，伤心时才入心。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多年前我
曾参加过一个邻居的葬礼，在悲悲切切
的哭泣中，乐器声混杂其中。两个乐队
比赛似的吹着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的曲
子。我想，老人如果有知，一定烦透了。
因为他生前喜欢安静，从来都是一个人
坐在那里沉默寡言。儿女们忙着自己的
工作、自己的家庭，即使有孝心，也很少
有空闲和他坐上一会儿，说说生活中的
家长里短。也许这悠长伤感的曲子，就
是儿女对老人最后的慰藉吧。

音乐连着苦与乐，一个没有备尝生
活酸甜苦辣的人，是不会理解音乐的。
在我下乡的村子里，有一个姓郭的农民

会拉二胡。在农闲时，每到晚上，就听
到从他家院子里传出悠扬的二胡声。
那时我还没听过什么名曲，也不清楚他
拉的什么曲子，只觉得过于沉闷。后来
听别人说起他的经历，才知道他有着满
腹心事。据说他拉的那把二胡是从他
父亲手里传下来的。村里人说，他们家
不是过日子的庄户人家，拉二胡也成不
了什么气候。他心里憋着一口气，一心
想到县剧团当个专业的拉琴师。当年
他在县文艺宣传队，也曾红火一阵。那
时他风光得很，拉起二胡，头扬着，手指
舞动着，脸上充满了憧憬和幻想。按村
里人说的，差一点就成了吃商品粮的
人。谁知后来县里的文艺宣传队解散
了，他也没留到县剧团。自打回到村里
他就少言寡语，连拉的曲子都变了调。

不过，他拉得确实好，那幽幽的、长
长的腔音，给人一种渗透的感觉，拉什么
就像什么。我听他拉过《送公粮》那首曲
子，马蹄声就像万马奔腾的场面，我觉得
他够得上一个有专业水平的拉琴师。

放羊老人对我说，你要是想家，就
去听他拉二胡吧。常去听曲的人还有
生产队的女会计。她爱听陕北民歌，受
她的影响，我也喜欢上那高亢、悲凉的
曲调，二胡声一响，或悲或喜的腔调一
下子抓住了听众的情绪。令我好奇的
是，女会计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不听
豫剧，反而爱上了陕北的歌曲，这又是
什么缘分呢？她告诉我，她去部队探望
丈夫时，听到不少这样的曲子，现在一
听到这样的曲调，就想起了在部队时的
情景。噢，原来她和我一样，听歌是在
表达一种思念之情啊。

有时我自己都很惊讶，以我现在
的年龄，应该不会爱听那种激昂快节
奏的音律，可是没有办法，我从少年时

就爱上了它们，这与成长的氛围是分不
开的。那些歌唱祖国、歌唱英雄的主旋
律，铿锵有力的节奏，有一种鼓舞人心
的力量，听着听着就会受到感染。

虽然小提琴是享有盛誉的乐器，但
喜欢听它的琴声，却是近几年的事。过
去我总觉得它是西洋乐器，不像民族乐
器那样贴近人的感情。可是那一回，陪
朋友听了一个小提琴手的独奏，就改变
了我的“一孔之见”。当时空间不大，人
也不多，就是几个朋友的聚会。我坐在
拉琴人的对面，近距离感受了小提琴的
天籁之音。当我听到《梁祝》这首家喻
户晓的曲子时，一种深沉却飘然出世的
感觉占据了心头。在如泣如诉的旋律
中，想起“梁祝”的爱情悲剧，不由得令
人感叹。琴声落地，小提琴演奏者对着
我们鞠了一躬，他说：“谢谢你们理解了
这首曲子。”

每次听音乐时，我都会把《二泉映
月》放到最后来听，就是因为我要慢慢
来品味。只有这样全神贯注，才能品出
它独特的韵味。这首曲子音调沉郁，不
疾不徐地流淌着，无数次将我深深打
动。《二泉映月》被称为音乐界的璀璨明
珠。曲子的作者就是被冠以音乐天才、
中国民间音乐艺术家的华彦钧——一
个被称作阿炳的盲人。他身世悲苦，饱
尝人世的辛酸。这首曲子是他最杰出
的二胡代表作。日本著名音乐指挥家
小泽征尔在听到这首曲子时，感动得泪
流满面。他说，听《二泉映月》要跪着
听。那是一个刚直顽强的盲艺人在向
人们倾吐他坎坷的一生……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句话，没有
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音乐承载着
梦想与坚持的传奇，这些故事让我们感
受到，音乐不仅是艺术，更是人生的映
照。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总能和我们
产生共鸣，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天已经晚了，楼上的琴声也停了。
我应该感谢这琴声，引出我这么多胡思
乱想。那一个个与音乐有关的故事，生
动有趣，充满人生百味，让我充实和感
慨，也算是没有辜负这个晚上的清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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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尤其是在豫北平原的新
乡，郭振亚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
不仅因为他曾主编《新乡日报》副刊多
年，更因为他那支笔，像一把锋利的手
术刀，在几十年的光阴里，剖开了世态
人情的肌理。

他是 1941 年 8 月 11 日出生的河
南鲁山梁洼镇人。这片土地厚重的
文化底蕴，似乎注定要在他身上孕育
出一种既朴实又尖锐的特质。1963
年，他从许昌师专中文系毕业，那时
的他，眼中或许还只有文学的浪漫。
他先是在新乡化纤厂的子弟中学教
书，后来调入厂里的教育科、宣传
部。那段工厂岁月，机器的轰鸣声和
工人的生活琐事，成为他日后杂文创
作最鲜活的土壤。

1984年，郭振亚调入新乡日报社，
出任副刊部负责人，一干就是大半辈
子。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是稿件把
关人，更是新乡文坛的“摆渡人”。但
真正让他声名远播的，还是他那独树
一帜的杂文。

在文坛，郭振亚有个响当当的名
号——“杂文获奖专业户”。这并非虚
言，翻开他的履历，省级以上奖项多达
百余个。翻开他的荣誉簿，各类奖项
更是密密麻麻：他曾 6 次斩获《人民日
报》杂文奖，多次获得全国报纸副刊一
等奖，还摘得了上海《新民晚报》“林放
杂文奖”和江苏省报纸副刊一等奖。
这些沉甸甸的奖项，见证了他作为河
南省杂文学会理事、新乡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的笔力。2003 年，他正式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这是对他文学成就的
最高肯定。

郭振亚的杂文，最擅长“旧瓶装新
酒”。他笔下的阿Q，不再是鲁迅先生
笔下那个只会精神胜利法的旧时代农
民，而是穿上了西装、走进了现代社会
的“新阿 Q”。他的杂文集《阿 Q 的诉
讼状》和《阿Q的又一份诉讼状》，借阿
Q 之口，讽刺社会的怪象，入木三分。
那篇被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的

《阿 Q 的诉讼状》，更是让无数读者在
捧腹大笑后陷入深思。

除了杂文，他的讽刺诗也颇具功
力。《守株待兔者及其一个后裔》《花园
里飞出了幽灵》等作品被收入《中国百
家讽刺诗选》，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冷峻
的幽默感。

而让他在大众视野中“火”出圈
的，是 2007 年发生的一件事。他写
的一篇名为《学会做人》的杂文，被
选作福州市中考语文试卷的阅读理
解题。一时间，这篇探讨为人处世之
道的文章，被无数初三学子反复研
读。郭振亚或许没想到，自己犀利了
一辈子的笔触，最后竟以一种最温和
的方式，给下一代上了一堂关于“做
人”的课。

退 休 后 ，郭 振 亚 依 然 笔 耕 不
辍。他那本《没记性的鱼》，用寓言
式的故事，继续调侃着世间的健忘
与荒诞。在豫北这片土地上，郭振
亚就像一位冷静的旁观者，用他的
笔，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守护着知
识分子的良知。

郭振亚笔尖下的
清醒与锋芒

薛宏新

六月的夏风掠过故乡的田野
我满眼看到的是蓬勃的绿意
玉米用翠绿的小手招引蓝天白云
白色的芝麻花开如山峦巍峨
我听到白杨树上蝉鸣交响
这是六月的放歌……

村头荷塘飘来浓郁荷香
田野里无人机来回穿梭
洒下滋养禾苗的玉液琼浆
无人机嗡嗡放歌
这是大地初夏歌声的嘹亮……

六月的故乡翻涌振兴的热浪
广场上健身舞曲竞相飞扬
新班子新气象，新思路新方向
新街道新路灯，新环境新征程
乡村振兴的歌声传遍四方……

六月放歌
陈国众

在卫辉市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
“饥吃糟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
它的来历，与姜子牙劝谏周武王的故
事有关。

姜子牙刚被分封到齐国时，听闻周
武王要在京都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起
初他并未在意，但后来听往来商贩说起
宫殿规模之宏大，不由得大吃一惊。原
来武王一统天下后，为彰显国君威仪，
征召殷纣王时期的工匠，打算依照纣王
旧图纸，修建天下第一流的宫殿。

姜子牙急忙赶回京都觐见武王。武
王满面堆笑，连忙让座奉茶。姜子牙却
无暇寒暄，一把拽着武王便往外走。武
王十分诧异，忙问为何行事如此唐突。
姜子牙说：“我在路上发现一处宝地，取
此地建材修建宫殿，便能省下国库不少
钱财。”武王大喜，连忙追问宝地所在。
姜子牙又道：“我身怀呼风唤雨、撒豆成
兵的本事，咱们二人轻身前往即可。”

于是君臣二人徒步出发，跋山涉
水，直累得武王精疲力尽，却始终寻不

见半点宝物踪迹。武王心生烦恼，出
言嗔怪，姜子牙宽慰道：“再往前不远，
便能见到宝物。”

时至正午，二人来到姜子牙表妹家
中。其表妹一家正吃午饭，桌上只有糠
面窝窝头与清煮葵菜。表妹见来客气
度不凡，认出是周武王，十分局促，唯恐
粗陋饭食怠慢。可武王一路奔波，早已
饥肠辘辘、浑身酸软，见到桌上饭菜，当
即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用餐过后，武王连连称赞饭菜鲜
香，追问食物名称，打算回宫命御厨仿
制。表妹惶恐无措，姜子牙却从容指
着窝窝头说：“此物一面蒸、一面烙，唤
作黄金塔。”又指着葵菜道：“这叫青根
绿叶菜。”武王满心欢喜，仍想继续前
去寻宝，谁知姜子牙忽然腹痛如绞，寻
访一事只能作罢。

武王回宫后，日日惦记黄金塔与
青根绿叶菜，屡次吩咐厨师烹制，可做
出的始终没有当日的滋味。武王心中
不解，专程登门寻姜子牙问缘由。姜

子牙取蜂蜜掺小米面做成吃食呈上，
武王饱腹之下入口品尝，只觉平淡无
味。他责怪姜子牙有意欺瞒，姜子牙
笑着反问：“你当初觉得粗粮香甜，是
何等光景？”武王答道：“那时腹中饥饿
难耐。”

姜子牙正色劝谏：“这便是道理。
饥吃糟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
昔日我们驻守西岐，你的宫殿十分简
陋，却能在此运筹帷幄，联合诸侯推翻
殷商。如今你居住的殿宇已十分宽
敞，还要大兴土木扩建新宫。一国兴
衰、百姓贫富，从来不在于帝王宫殿是
否宏伟，而在于君主是否体恤民情、懂
得节制。”

姜子牙话音未落，武王已经幡然
醒悟，连连摆手：“不必多说，我明白
你的苦心。即刻传下旨意，停止宫殿
营建。”

自此，“饥吃糟糠甜如蜜，饱了吃
蜜也不甜”这句俗语，便在卫辉市民间
代代流传。

姜子牙施计劝主的传说
梁东成

故乡故事故乡故事


